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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有着 3000年的建城史，秦昭
王时在此设置南阳郡。西汉时，南阳已是全国的商业和冶铁
中心。东汉时，因是光武帝刘秀的家乡，且经济繁荣、地理
位置重要，被定为陪都。正因如此，南阳留下了大量汉代达
官贵人的墓葬，作为墓葬构件的汉代画像石也出土甚多，数
量为全国最大。

南阳市汉画馆创建于 1935 年 10 月，经过了“三迁”“四
建”，现收藏汉画像达 2500 多块，是我国建馆最早、藏品最
多、规模最大的一座汉画像石刻艺术博物馆。

气势恢宏的仿汉建筑，新颖独特的陈列形式，精美绝伦
而又内涵丰富的汉画像石——在这座飞扬着大汉风华的石刻
艺术殿堂里，有敬畏，有赞叹，有沉思。

图像式的汉代史

走进南阳市汉画馆，大汉风韵扑面而来。汉画馆大厅中
央的仿青铜壁画，系选取南阳汉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绘制
而成。壁画中央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四周环绕
着汉代比较流行的“四灵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壁
画左侧为雷公出行，右侧为河伯巡游，壁画下侧是官宦之家
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壁画正前方两边对称安放着汉代雕刻
工艺成熟期的代表作——石雕天禄、辟邪 （传说中的神兽）。
整个大厅处处体现着汉代先民祈求子孙繁昌、期盼风调雨
顺、追求家国永固的美好愿望，给人以沉雄大气的感觉。

“游戏人生，宾主二人投壶正欢；对酒当歌，彪形大汉酩
酊大醉。”投壶画像石所刻画像为汉代十分流行的一种宴席间
饮酒游戏——投壶。在酒宴上，席中放置一壶，宾主二人分
坐左右，怀中各抱数矢 （箭） 向壶中投掷，投入壶者为赢，
不入者为输，输者罚酒一杯。此画中刻一壶，壶内已投入两
矢，旁置一酒樽，壶左右二人各抱三矢，另一手各持一矢，
欲投向壶中。画右一名站立者为司射 （即裁判）。画左边一名
彪形大汉被一侍者搀扶，从其头重脚轻、两眼呆滞、吃力耸
肩的形象，我们一看便知他是投壶场上的败将，不胜酒力而
狼狈下场。

“南阳市汉画馆的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涵盖
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最直观的视觉艺术形象彰显
着汉代‘南都’‘帝乡’的盛世辉煌，堪称一部图像式的汉代
史。”南阳市汉画馆研究馆员、文研部主任牛天伟说。

南阳市汉画馆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南阳发掘出土的 2000余
块汉画像石中，精选出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珍品200余
块，根据画像石所反映的不同主题，按画面内容分厅分类进
行展出。依次为生产劳动、建筑艺术、历史故事、社会生
活、天文与神话、角抵、舞乐百戏及祥瑞升仙八大部分，从
不同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

生产劳动画像石主要表现当时“耕耘”“捕鱼”的场景。
建筑类画像石上刻有双阙、厅堂、楼阁等，是汉代建筑成就
的生动体现。历史故事类石刻主要题材是二桃杀三士、鸿门
宴、西门豹除巫治邺、赵氏孤儿等历史故事，渲染儒家忠孝
仁义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类画像内容庞杂，有达官显贵投
壶宴饮、车骑田猎、斗鸡走狗、往来拜谒等生活场景，也有
拥彗、端灯、捧奁、执戟持盾等诸多奴婢侍吏的形象。天文
与神话类有日月同辉、日月合璧、北斗星、彗星、苍龙星座
等，还有一些是与天文相关的神话故事，诸如日神月神、嫦
娥奔月、羿射十日、雷公、风伯、雨师、河伯以及伏羲、女
娲等。角抵类画像有击技、斗兕 （sì）、刺虎、斗牛等，这些
画像中的人和动物均形象夸张，富有感染力，展示了崇武尚
力的时代精神。在舞乐百戏类画像中，有各种舞蹈、杂技和
乐器演奏形象，建鼓舞、七盘舞各展风姿，飞剑跳丸、冲狭
倒立英气逼人，再现了汉代歌舞升平的繁华盛景。祥瑞升仙
类画像有龙、凤、鹿、龟等诸多祥禽瑞兽，更有羽人戏龙、
乘龙骑虎的升仙场景。这些画像正是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
灵魂不灭思想的图像化反映。

文化名人心驰神往

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南阳汉画像具有极高的历
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令许多文化名人心驰神往，留下了一段
段有意思的故事。

“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对汉画像的评
价，他对汉画像情有独钟。1935年至1936年间，身居上海的
鲁迅得知南阳有汉画像石后，拿出自己的稿费，请好友王冶
秋 （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托南阳友人雇请拓工为其拓印南
阳汉画，先后搜集到汉画像拓片231张。鲁迅收集南阳汉画像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新文化运动服务，他曾说：“倘参酌汉代
石刻画像，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创造一种更好的
版画。”鲁迅收集的南阳汉画拓片，1949年后由夫人许广平无
偿捐献给了国家，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可以告慰鲁迅的
是，70多块他所收集拓片的原画像石，现均完好地收藏于南
阳市汉画馆。

郭沫若很早就对汉画像石有研究，在他主编的 《中国史
稿》 里，有大量关于汉代石刻的内容。1959年，南阳市汉画
馆重建时，他欣然为汉画馆题写馆名。镇馆之宝许阿瞿画像
石，还与郭沫若有一段不解之缘。当时南阳的文物工作者发
掘了一座古代墓葬，从墓葬型制和随葬器物判断应是魏晋时
代的墓葬，但墓内有铭刻“建宁三年”隶书文字的画像石一
块，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根据纪年
铭文可以确证为东汉之物，但铭文艰涩难懂，很难判读。无
奈之下，考古人员给郭沫若写信求助。郭沫若对铭文进行逐
字释读，并写信回答了相关的学术问题。

我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对南阳汉画像石的保护也作出
过贡献。1957 年 1 月，田汉来到南阳，看遍了汉画馆的每块
画像石后，觉得还不过瘾，听说南阳东关魏公桥上有不少用
于建桥的画像石，随即赶到现场。当看到一块块精美的画像
石作了建筑材料，田汉深感惋惜。回到郑州后，他特别面见
河南省政府主要领导，陈述了抢救性保护南阳汉画像石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建议省政府拨出专款，尽快把南阳做建桥材
料的汉画石拆下并保护起来，重建汉画馆。河南省政府很快
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又一大批汉画像石得到保护，第二次
建成的南阳市汉画馆也于195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

大画家吴冠中评价南阳汉画像“气势磅礴，风格独特，
令人一见倾心”，是“高级的艺术、伟大的艺术”。曾任中央
美术学院副院长的罗公柳，第一次步入南阳市汉画馆看到汉
画像时，竟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流下热泪。接下来几天，
他在汉画馆就没停下手中的画笔，像小学生一样一笔一画地
临摹原石图像，还不时询问有关内容，一一记录下来。

“南阳汉画像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画像布局疏朗、构
图简洁、主题突出、线条流畅，极富弹性和韵律感。”牛天伟
说，画像大胆运用夸张变形的艺术创作手法，浪漫洒脱，生
动传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气势。

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是南阳市汉画馆的镇馆之宝。它的
旁侧附有136字的铭文，是全国现存较早的墓志铭之一。墓志
铭内容是，建宁三年三月十八日，年仅五岁的许阿瞿不幸夭
折，父母非常伤心，刻下铭文，希望上天的神灵和已逝的先
祖在另一个世界能照顾好他们的孩子。画面描述的是许阿瞿
过四岁生日时的场景，下半部分表现的是舞乐百戏的场面。
郭沫若在释读铭文之后曾经感慨，许阿瞿非大地主之子莫
属，如此年幼就能享此大福。

从铭文的书写形式看，此时正处于汉隶到魏碑的过渡阶
段，既有隶书的纵横端庄，又可看出魏碑的端倪，极具代表
性。这块画像石因为有明确的纪年，所以对汉画像石的下限

断代和书法、民俗、绘画的断代分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
是它被称为南阳市汉画馆镇馆之宝的原因。

南阳汉画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享誉海内
外。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等馆藏精品曾赴日本展览，产生了
极大影响。在庆祝中意建交40周年之际开展的“意大利中国
文化年”活动中，南阳市汉画馆的“投壶”“巡游出行”两块
画像石，远赴意大利罗马、米兰等城市，参加“秦汉—罗马
文明展”，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中国与希腊联合创造了
《奥运会从雅典到北京》纪念邮票，全套两枚邮票的图案分别
为“雅典帕提农神庙”和“北京天坛祈年殿”。其中“北京天
坛祈年殿”邮票背景衬图及小版张边饰采用了南阳汉画石中
三位武士的形象。这三位武士，威猛凶悍，姿态各异，栩栩
如生，生动再现了汉代崇力尚武的精神。南阳汉画再次以国
家名片的形式展现在世界面前，让世人领略到英武威严的大
汉雄风。

前不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的新作 《鼏
（mì） 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引起不少关注和
讨论，也让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中国上古史重建等话题进入了
公众视野。笔者对孙庆伟的访谈，就是从长期被视为“中国
第一个王朝”的夏代开始的。

宫梓铭：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这一概念的？
孙庆伟：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无

疑义。上世纪20年代，极少数极端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夏代
的真实性，尽管应者寥寥，但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本书副
标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主张。夏代的信史地位不
是不能质疑，但怀疑要有理有据，需要“拿证据来”。迄今为
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从学理上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文
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是后人伪造的。

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
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
是信史，而且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
化。

只有在坚持夏代是信史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如何辨
析夏文化的问题。本书基本沿用了徐旭生、邹衡先生的研究
方法，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大范围的文化比较的方法来“挤
出”夏文化，特别是结合夏代的具体史实，尽可能地给出夏
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宫梓铭：具体而言，您如何确定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呢？
孙庆伟：对于夏文化的上、下限问题，以往学者多在文

化面貌的变迁上下功夫，比如试图通过对河南龙山文化、二
里头文化分期的不断细化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个人觉得这是
一个误区，因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王朝更迭是两个概念，
并不永远同步，所以我主张应该寻找那些对王朝更迭敏感，
且能被观察到的考古学遗存作为判断夏文化上、下限的依据。

对于夏文化的上限，本书主要是依据“禹征三苗”“禹锡
玄圭”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来确定的。简言
之，“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
渐，特别是对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替代，这一变化正
好发生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禹锡玄圭”则是指夏王朝
核心礼器玄圭，也就是考古学上所习称的牙璋，在河南龙山
文化晚期阶段开始自中原向四裔广布。换言之，在河南龙山
文化晚期，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礼仪符号

（玄圭） 开始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我们认为这种迹象的历史动
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将夏文化的上限确定在河南龙
山文化晚期。

有关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学上惯称的夏商分界，
是一个极其纷争的学术问题。夏王朝的开始，我们可以通过
与“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历史事件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加
以论述，而夏商分界，则缺乏类似的证据。我在书中解决这
个问题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过渡时
期大区域的文化变迁，二是这一时期郑洛地区城市建设的异
动现象。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才得出夏商分界应该在
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的结论。

宫梓铭：有人说，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
夏代的，比如 《剑桥中国古代史》 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
第一个王朝，《哈佛中国史》则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况？

孙庆伟：西方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原因是多方
面的。欧美考古学者主张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
从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总体上比较偏向于社会学
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世界范
围内看，文献史学发达地区，容易产生文化历史考古学，而
文献贫乏地区，则容易催生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的人类学倾
向就愈加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
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 《剑桥中国古代史》 的两位主编鲁
惟一和夏含夷，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文献资料
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认为“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将文献
材料弃之不用”。他们虽然对史料也有所怀疑，但是“不能够
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因为“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
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
的可靠性”。这是很公允的看法。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汉学家，
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文献史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
文化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很难真正在考古学层面上
对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

宫梓铭：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层面
的问题了。

孙庆伟：是的。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发
现”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学术界之所以对夏文化没
有形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
研究方法出现了偏差。

所以，在 《鼏宅禹迹》 里，我先是梳理了与夏代有关的
文献材料，藉此了解夏王朝的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相关事
件的动因。我相信，只有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考古材

料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够“透物见人”。我深知此种方
法容易遭人诟病，会被视为考古学为文献史学“证经补史”
的具体例证。但学术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通则。前贤说，“文无定法，文成法定”，夏文化
的确认总是需要研究者不断去探索创新的。

宫梓铭：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上古的传说中，发现一些
“信史”的线索？

孙庆伟：应该说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禹征
三苗”，按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暂的历史事
件，而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战争，它背后的史
实其实是黄河流域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夷夏联盟与长江流
域苗蛮集团的持续冲突。

“禹征三苗”是中国上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意义十
分重大。众所周知，中国早期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满天星斗”，
天下万邦。考古发现表明，纷繁多元的早期文明体主要集中分
布在三条“文明带”——长城沿线文明带、黄河文明带和长江文
明带。有迹象表明，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路径大体就是
三个文明带的互相“碾压”——长城文明带的持续南下导致华
夏文明的中心由晋南的临汾盆地南移至豫西的洛阳盆地，而黄
河中下游地区夷夏联盟则彻底征服了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
因此，“禹征三苗”不仅整合了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缔造
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塑造出“中国”的基本轮廓，更
在实际上奠定了此后数千年间以长城为界的“华夏边缘”。

南阳市汉画馆：深沉雄大扬汉风
本报记者 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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